
1

上海老龄问题透视

应明幼 唐元虎

按照国际规定，60 岁以上的人为老年人，老年人口占 10%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为老龄化国家或地区。目前，中国 60 岁以上老

人己达 1.32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0%，己成为老龄化国家。上海的老龄人口已达 18.1%，比北京现在的老龄人口 14.7%要高出

3.3%个百分点，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省市。上海老龄问题己不可忽视。

上海老龄化的特征

1、老龄化速度快，劳动力老龄化系数不断提升。从世界人口发展的角度看，老龄化从“慢”到“快”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社

会的进步，人们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而医学的高度发达和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又使人口死亡率相

对稳定（或有所下降）。上海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最早和执行最彻底的城市之一，上海的自然人口己实现负增长。计划生育

政策等的作用使上海在未来 25 年内老年人口数量的年增长率将高达 2.6%，老年人口的高速增长与总人口的低增长，形成了鲜明

的对照。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也使上海劳动力的老龄化系数不断攀升，从 1990 年的 28.9%，上升到 1996 年的 33.4%。

2、抚养比不断提升，家庭养老面临严重的挑战。

从表 1可以得出几乎平均每个就业者就要抚养两个人，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另据有关资料显示 1980 年上海老年抚养系数

已达到 17.6%,1990 年达到 26%，到 2005 年将达到 31%，届时几乎每一个劳动力就必须抚养一个老人。而“四二一”代际人口结

构又使子女或孙子女赡养多个长辈的概率大大增加。这就使家庭养老日益窘困。据市法院统计，全市赡养案件具有明显的上升

趋势。

3、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尚未正式形成。表现在 1）、现行的养老制度存在制度单一化，覆盖面小的问题。全市仅有全民所有

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合资企业的员工有退休养老待遇，而个体户、私营企业的社会保险问题尚未解决。即使是领了退休

金的，也因“死退休金对活物价”而感到经济拮据。尤其是现今的中年人群，过去社会、企业、个人都没有为他们积蓄保障费

用，这部分人恰恰是老龄高峰期需要赡养的人口，他们中的不少人无力为自己储蓄养老费。由此我们可以说，上海老年人的生

活供养不充分，极少部分老年人的生活陷在困境之中。

2）、老年医疗保健工作的发展赶不上老年人口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是老年人患病率、残疾率的与年剧增，另一方面是医疗

设施不足且医疗保健工作基础差，如老年盲人中，占 67.27%的致盲原因是白内障，10.3%是青光眼，这两种病属可防治的，但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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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复明工作基础差，使较多老年人致盲：又加不少单位解决不了退休职工老年病所需要的大笔医疗费用或不允许就近就医，

给老年人带来诸多不便。从明年开始，这一状况将得到改善。

4、老年生活服务设施缺乏，老年生活质量较差。住房拥挤是上海的普遍困难，但老年人的困难更大，有些老年人住在潮湿、

通风不畅的地方。社会福利机构的床位数 1997 年为 13.07 万床，约占老年人口的比重为 0.7%，与发达国家的 3%-5%的比例有相

当的差距。老年人用于家务的时间较多而用于文化生活的时间较少，其主要的文化方式为看电视，由于缺乏活动场所，不少老

年人在马路边下棋、打扑克，对社会治安产生一定的影响。

上海老龄问题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双重的，有利的方面是遏制了人口增长和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但老龄化也对社会经济

产生负面影响。

1、社会保障费用增加提高国民负担水平。人口老龄化使上海养老保险、社会救济、医疗福利方面的支出增加。如 1980-1998

离退休人员数由 96.47 万增加到 220.36 万人，其人数占在职职工比例也从 20%上升到 53%。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占职工保险费用

总额的比重已从 29.8%，上升到 49.5%。这些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导致了国民负担水平的提高。社会福利费用的

增加，又影响资本积累并转嫁到产品或人事费用上。转嫁到产品上就会造成商品或服务价格上涨，不利于上海产品市场竞争力

的增强；转嫁到人事上，就会产生减员，恶化就业环境。

2、老龄化对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劳动力供给状况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老龄化使劳动力适龄人口

比重下降和劳动力结构的高龄化。劳动力适龄人口比重过低，劳动力供不应求，抑制经济的发展。上海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调

整阶段，这种升级调整不仅包括三产结构的变动，还包括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和新产业部门的成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要求

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进行转移和流动。而中老年劳动力对长期所从事的工作岗位较习惯，已形成特定的专业技能，不愿

改变自己的工作岗位或搬迁到其他地区居住。这就使劳动力从衰退产业向新兴产业的流动受损。而且老年人接受新技术的速度

比较慢，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从而造成结构性失业。

其次，人口老龄化社会的需求情况也可能制约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老年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基本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消

费习惯，这样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市场的开拓阻力就大：另一方面，老年人比年青人的消费欲望相对要低，这就会造成市

场规模的相对缩小，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另外老龄化也促使某些专用于老年人的特殊项目趋于增加，从而阻碍经

济结构的调整。

对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具有较强的地域特征，对上海的经济发展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我们要实现上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不能忽

视已成强势的人口老龄化浪潮。上海地方政府应为构建一个健康和生产性的老龄社会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为迎战“银色浪潮”，

具体建议如下：

1、逐步推迟退休年龄。人均平均预期寿命延迟，上海平均期望寿命到 1997 年已达 77.20 岁，比 1980 年的 73.3 岁延长了

近 4岁，因而老年人的界限也应向后推移。如世界卫生组织划分 60-74 岁的为年轻老年人，75-89 岁的为老年人，90 岁以上的

为长寿老年人。老年人界限后移，退休年龄亦可随社会经济、教育、人口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而非一成不变。“人力资源”

不仅仅是处于特定年龄段的劳动适龄人口，而是覆盖一切具有劳动能力因而具有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人口，自然包括健康老年人。

健康水平的提高，平均健康余寿增加，健康的老年人也就越来越多。健康老年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应该是社会的财富，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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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挤出在就业行列，即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又增加了社会的负担。实施“老有所为”，不仅可以使抚养比下降，又可兼顾在职

职工缴费负担。

2、引导家庭养老，大力发展民营养老福利机构和设施。随着“四二一”家庭结构的确立和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赡养

观念已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与老年人分居，希望通过社会养老机构（如民营养老院）为老人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

而老人们也开始接受到敬老院等机构生活。但上海养老制度单一化、覆盖面小、养老经费和设施不足的问题远未彻底解决，要

解决养老问题就不能单靠政府的力量，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目前，郊县农村老年人养老来源主要（占 60%左右）是依靠家庭

和亲友的赡养，而不少拿退休金的老年人也同样需要家庭的赡养。因此政府应坚持不懈地对家庭养老进行舆论引导。使中华民

族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同时，通过税收优惠、补贴、降低新建养老院开办费等形式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盈利性的

机构，通过制定居民可以承受的养老服务基本价格和管好办好官办养老机构来促进竞争，从而从整体上提升上海养老福利事业。

3、加速人口流动，减缓老龄化速度。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大量的新生力量，尤其是新兴产业部门如金融、生物医药、

微电子等等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老龄化的上海人力资源结构不尽合理如高级人才结构老化严重，高新技术人才匾乏，15-45 岁

适龄劳动力缺乏，对上海产业结构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而通过人才引进，可为上海导入新鲜的血液，如 1995-1999 年 5 年间

上海吸引了 10 万人才，这些引进的人才大多为本科毕业及以上的优秀青年，他们的加盟改善了人才结构、提高了人口素质，为

上海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了更良好的外部条件。加快人口流动，一方面可使上海的劳动力不因自然人口的削减而减少；另一方

面直接降低了老龄化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减轻了国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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